
8/5/2015 否決政改與否只是次要問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呂大樂   明報 

 
否決政改與否只是次要問題  

政改發展至此，其實已經沒有什麼轉彎的空間了。問題之一是它本身是個僵局，各方相持

不下，誰都沒有大多數的民意支持。問題之二是目前的香港社會根本就沒有新的元素會注

入其中，令局勢發生變化，帶來轉變。 

這 一方提早打出了王牌，但卻無以為繼，同時又再沒有新牌上手，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

可以做的了。攤牌這招式只可在關鍵一刻使用，太早或太遲都不可發揮最大效 果。不

過，人總是很難安靜下來的，需要找些寄託，於是追擊去也。這樣做有用嗎？現在不再流

行發問這類問題，所以有用也好，沒用也好，可以繼續。 

而 在另一方，於佔領運動退潮之後，乘機將原來有可能考慮的妥協空間也收回來。對家

太早拋出王牌，底牌見光以後，暫時難有提升議價的條件，於是這一方索性全面 擺硬，

看扁對手就是缺乏再次大規模動員群眾的能量。基於這樣的考慮，大家手上的牌都放在?
面上，看誰有壓倒對手的條件。這樣做好看嗎？當然並不好看，但這 是現實政治，結果

重於一切，而且還要得勢不饒人，贏到最盡。因為有機可乘，那就不再考慮什麼良性互

動、日後重建互信之類的東西了。除非另一方全力反擊，而 且還能夠露出肌肉、拳頭，

否則這一方必定得寸進尺，不留餘地。 

所以現在的牌局，早已不再是關於議價、談判，而是赤裸裸的鬥大。再問究竟有無誠意，

也真的是相當多餘。再問究竟大家有無對話的空間，也慢慢顯得有點虛偽。因此，特區政

府也老實不客氣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向泛民提問：是通過？還是不通過？而且經常加鹽加

醋，趁機打擊對手。 

「政治很正確的左」牽制泛民 

問 題是泛民對此沒有什麼還擊之力。事到如今，泛民在政改議題上已經顯得相當被動，

而且還兩面受到夾擊。這是香港政治生態甚為有趣的地方：站在政治光譜上最左 一方的

人士，不一定以顛覆主流、建制，創造另一個理想國為己任，而是纏?泛民，以否定、批

判廣義的民主派來突顯他們的「左」或另類。舉例：泛民在民生議題 上其實並沒有一套

很完整的想法，於是較他們更左的，也沒有左的民生政治主張。反而在政治議題上，有所

謂的更左。但這個左，又不完全是在建制以外進行激進的 抗爭，以民間力量的建設作為

衡量成敗的標準，而只是在姿態上表現得更堅持民主。但這個堅持很大程度上只是對泛民

說的，沒有什麼可實際操作的目標。用另一個 角度來看，那是寄生於泛民的一份堅持—
—意思是等待泛民表態後，只要（口頭上或在一些行為上）表現得更為堅定，便已經足

夠。究竟這樣的一種做法有沒有任何 實質的政治意義，這個不好說。事實上，如前面亦

有提到，現在都不再流行問這類問題了。等泛民先表態，然後企在一個略左的位置，那就

一定較他們更堅定，沒有 犯錯的可能。這是一種政治很正確的左，而且「後發制人」，

就算對動員反抗北京、特區政府沒有什麼作用，但起碼能牽制泛民。 



有趣的是，由於泛 民虛弱，又無力發展新的群眾基礎，他們也別無選擇，在不敢另闢一

條路線的情?下，只好互相緊纏在一起。於是，這發展出一個頗奇怪的政治狀態：泛民失

去了他 們主導政治議程的能力。當年輕學生、左邊的一翼（嚴格來說，他們並沒有左的

主張，所以不應稱為左翼）佔領了道德高地之後，泛民便一直被牽?鼻子，未能以原 來推

動民主運動的高度來觀察與討論問題。舉例：民主運動作為長期鬥爭，需要有長遠的視

野。在否決了政改之後，泛民打算怎樣繼續發展民主運動，才是最重要的 問題。究竟在

未來 3 年、5 年、10 年，以至 20 年於香港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和環境裏，可以做些什

麼？應該做些什麼？ 

面對左翼質疑泛民進退維谷 

在 很多人眼中，或者泛民從來都未有想好怎樣去回答這些問題。所謂民主運動的終極理

想、中期目標、短期爭取的成果等，其實未有過大辯論，更不要說什麼共識。在 過去一

段相當長的時間裏，泛民只要面對北京、特區政府、各級選舉，已經忙個不了。要將上述

問題講得清清楚楚，反而沒有什麼好處。這既不利於尋找共識，也會 為自己帶來不必要

的束縛。 

沒有清楚表白，方便做組織工作。就是這樣，整個民主運動在沒有什麼方向、策略的討論

的情?下，繼續走下去。 

但 問題是，過去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，現在已受到挑戰。年輕一代的積極分子倒沒有興

趣跟他們繼續拖泥帶水的搞下去。當然，這一些積極分子的想法並不是單一的， 當中也

有不同意見。有趣的是，現在他們提出了新的議題：為什麼要走議會道路？要走的話，為

什麼不可以單搞不合作？為什麼泛民要假裝文明，口硬手軟？為什麼 泛民不可以將「拉

布」發展為政綱，公開與特區政府過不去作為主要宣傳信息？為什麼泛民還要幻想自己的

想法會影響施政？為什麼還以為可以「有傾有講」？還以 為要以一種有執政可能的心態

可搞議會鬥爭？ 

論政治個性，大部分泛民其實都只想做反對派（有時更是負責任的反對派），而不是放棄

議會道路。這一方面是因為放棄議會，形勢只會更為惡劣。另一方面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

要全盤否定過去的策略。現在，面對年輕人、左邊一翼的質疑，泛民竟然一片迷惘，進退

維谷，不知如何應對。 

可是，在同一時間，好些長期支持泛民的選民又向他們提問：如果否決了政改，然後又參

與立法會選舉，那回到議會為了做些什麼？ 

今天，泛民為應否通過政改而不知所措。其實他們先要問的問題是：在民主運動進入艱難

的階段時，究竟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怎樣發展下去？那才是要思考的問題，至於是否否決

政改，則是在那個大前提下的一個次問題而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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